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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有仇官的、仇富的，可不
知道从何时开始，也会有人“仇师”。

以前的人骂老师，多数是讥讽老
师“小气，抠门，精明”，如今的人骂老
师，更多的是诟病老师的职业操守。

照理，有着“天地君亲师”传统
的民族，全社会都该尊师重教才
对。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形呢？

众所周知，老师这个群体，守着
那份“饿不死，也撑不饱”的死工资，
不小气、抠门怎么行？加上整体受教
育程度都很高，自然不好骗，当然就
显得比别人“精明”。至于社会对老
师职业操守的指责，我觉得这在一定
程度是好事，起码说明整个社会的素

质在提升，开始用更高的标准和法度
来要求老师，同时也间接说明，在人
们的心目中，老师小到对万千普普通
通的家庭，大到对国家、民族的未来
和发展，都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故而对老师才寄予更高的期望。
国人对老师职业操守的不满，

不外乎集中在老师违规补课、接受
家长吃请等方面。依我看，这要从
两面来分析，一方面——我觉得也
是主要方面——是国家相关政策还
没有很完善，让部分老师有空可
钻。前面说过，老师是很精明的，我
想，这种精明主要体现在违背政策
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
此，他们是有着异常清醒的认知
的。如果政策非常完善，且相关的
惩戒措施也到位，真正做到有法可
依，违法必究，老师是绝对不会铤而
走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然
而现实的情形是，政策不到位，执行
不到位，而一旦出事了，有家长举报
老师了，有媒体曝光老师了，很多吃
瓜群众就来个墙倒众人推，“今适越
而昔至”，思想上还根本没有形成定
见，却在心里先就产生是非成见，开
始以各种清规戒律来对老师指手画
脚了。另一方面，当然也不排除老
师队伍里，确实有部分人过于看重
经济效益。毕竟在吃财政饭里面，
老师这个群体人员庞杂，队伍庞大，
鱼龙混杂的情况肯定难免——这种
情形在任何别的群体不也同样存在
么——所以，更加说明制度的完善
至关重要。

关于“仇师”的话题暂且聊到这
儿。

“师之惑”有哪些？就在今天，
我还和同事们探讨过，每个老师都
能列出一二三四，而最让我们关心
的，也是最令我们担忧的，是社会对

教育评价的双重标准的问题，也就
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考评方式，才
是让我们国家难以培养出创新人才
和双商皆高的人才的真正原因。

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
要目标，不能读死书，也不能死读
书，这点，全社会已有共识，但实际
上，考量一个学校，评价一个教师，
唯一的标准仍是考试成绩，素质教
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让老师无所适
从。比方说，现在很多学校，包括各
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老师的上课艺
术，重视公开课比赛，但我们很多一
线老师，私下里都把公开课叫“婊子
课”（这话够难听的吧？）。也就是
说，这种公开课中看不中用，上过的
班级，过后还要按照传统方式再上
一遍，否则孩子热闹过后，脑子里什
么也没留下，考试根本无法过关，更
谈不上竞争过别人。

素质教育很重要，而我们国家，
又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取消应试
教育，而且，通过应试教育来选拔人
才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平。这就注
定了老师和有关的领导，以及万万
千千的家长，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
里，仍无法真正做到所谓的“快乐教
育”。这也同时导致很多家长不能
对自家孩子有清醒的定位，出现很
多“焦虑型”家长，而这样充满焦虑
情绪的家庭又怎能养出双商都高的
孩子？结果势必导致很多孩子出现
性格分裂、自我认知不到位等很多
问题，导致社会上从此又多了些“不
快乐的人”。

看到鸡蛋就想到报晓的鸡，看

到弹丸就想到烤熟的斑鸠肉，这样
急于求成的心理对于办教育是个危
害。我们多么希望有真正懂教育
的，真正有教育情怀的领导们，带领
我们回归到真正平静的、纯洁的三
尺课堂之内，让老师们能安心地做
学问，让孩子们每天能“开开心心地
上学，快快乐乐地回家”。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学校
领导开会时的话锋变了，原先是三令
五申地强调，要我们管好自己的学
生，尽管管，难缠的孩子交给学校就
是。可是后来倒过来了，领导坐在主
席台上，用可怜巴巴的口气哀求我
们：老子哎，求求你们咯，不要打学生
咯，也不要罚站！不要罚抄！出了
事，学生跳楼了，投水了，喝药了，我
们跟着后面磕头都无益哦……那时
网络开始很发达了，我们也从网上
知道一些倒霉的老师，本来很正常
的教育，偏偏遇到难缠的家长，结果
很惨：老师被逼下跪，取消教师资
格，几年内不得报考，等等，甚至还
有老师被杀的极端案例。发生在邻
县的事例也听说过，因为仅仅揪了
下学生耳朵，家长在孩子耳朵上涂
上红墨水，然后上传网络，那个老师
被发到山里，职称降到最低档，什么
几年内不得评优，什么全县通报批评
等等。听得我们心惊胆颤，结果如何
呢？那就是导致我们不断地，无限度
地提高对学生的容忍度，有时忍不住
想管一管，马上在心里警告自己：算
了，忍节把课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必帮别人管娃。

曾几何时，老师丧失了基本的
惩戒权，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我常
常对亲戚朋友说，一定要管好自家
的娃，千万别指望老师帮你管，不是
老师不管，是不敢管。上面的领导
怕家长闹事，下面的老师不敢管，不
能管。呜呼！这岂是“师之惑”，简
直是“师之难”！

“三尺”之外的那些事
葛良琴

那天的语文课，气氛还算活
跃，认真听课的较多，我讲得也上
心，心情很不错。配合着讲解，我
专心地板书。写着写着，我好像听
见身后发出一点怪异的声音，猛一
回头，看见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明光
一闪，我慌得摘下老花镜，只见涛
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正歪
着头对邻座的航说着什么。我吓得
不轻，三步两步跑过去。涛把菜刀
藏到了桌洞里，神情漠然，装作什
么也没有发生。我站到涛的面前，
轻声问他怎么了。涛轻飘飘地说：

“没什么，吓唬吓唬他的。”我回头
看航，他耷拉着眼皮，面上笑眯眯
的。我问辉，辉不说话，表情冷峻。

教室里好像只有我一个是紧张
的，我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了。

我明知学生手里握着一把菜
刀，不能不小题大作。我让涛把刀
交给我，他不给，说家里还要用呢。

我问他带刀来干什么，他说切
西瓜的。

涛言之凿凿，我小心翼翼。
我跟他说带刀到学校是违纪

的，弄不好会受处分。
他提高了声音说：“开除就开

除，谁怕呢！”
我想起辉跟我说过涛不想上学

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细谈呢。

我不了解涛的性格，也不清楚他的
心理，不敢也不愿把事情弄大。我
哄着涛，让他把刀交给我，说他拿
着刀我心里害怕，就没法再上下面
的课了。涛终于松口了，答应让我
暂且保管那把刀。他把手探进桌洞
里，摸出菜刀递给我。我接过刀，
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是一把不锈钢
刀，刀口不算锋利，刀面很脏，覆
着一层干了的蛋糕奶油，绿一道白
一道的。我知道涛在撒谎，这刀不
是他家里的，也没有切过西瓜；但
我没有说破他。我在想着，下课之
后这把刀该怎么处理。

我不想涛因为这把刀的缘故，
或者说因为我的缘故被学校处罚。
但是这确实又是一件大事，作为一
名老师，我不可能明知学生手里有
刀而坐视不管；涛不愿交出刀，他
好像是无所畏惧的，但我知道他的
无畏多数是因为无知——他坚定地
认为，桌洞里放一把刀不算什么事
儿。

我把刀放在讲台上，再无心情上
课。我布置了课堂作业，看学生安静
下来，就悄悄拿过手机，求助于班主任。

涛比我先发现班主任来了，他
还是无所畏惧。

我对班主任说，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发现涛带了一把菜刀。涛被班
主任叫到面前，一脸懵懂，似笑非
笑。我把刀递到班主任手里，如同完
成了一个重大的交接。

下课了，我走出教室，涛被带
到班主任办公室。

班主任是一个随和的老师，我
知道他找涛只是例行谈话，了解了
解情况，然后把刀收了而已。但后
来的事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涛对带刀的事不以为意，问他
带刀干什么，他轻描淡写：“带刀无
任何目的，心理有问题。”班主任被
他的话吓到了，问来问去，他就是
那句话，让他写下来，他就写下来
了，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半个小时后，我收到班主任发

的一张图片：一把菜刀压在听课笔
记纸上，纸上两行字——带刀无任
何目的，心理有问题。

班主任不得不把情况反映到学
部。最终，涛如愿以偿：他被劝退
了。

之后的好多天，我很消极。一
个星期前的那个晚自习，我随意点
到名字的四个同学——辉、正、
帅、涛，我当时正在做一个农村学
生访谈，如今帅请了假，涛退学了。

我们的故事每一天都在继续，我
却失去了记录故事的热情——想到涛
不知流落到哪，我就觉得无比的沮丧。

一把菜刀
金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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